
湖 南 澄 州 药

山惟俨禅师
，

禅道

继 承 石 头 希迁禅

师
。

希迁禅师乃青

原 行 思 之惟 一 得

法弟子
。

青原系六

祖 慧 能 上 首 法

嗣
。

以故
，

惟俨禅

师 禅道 与从上祖

师一脉相承
。

师住

澄州药山
，

大弘禅

道
，

参 学袖子 甚

众
，

当时即形成参

药山禅之风气
。

与

百 丈怀 海 禅 师 齐

名
。

惟 俨 禅 师 山

西绛 州 人
，

姓 韩

舀图图圈回

药 山 禅 指 要
� 本 光

头以褐赞曰
� “
从来

共住不知名
，

任运

相将 只么行
，

自古

上贤犹不识
，

造次

凡流岂可明
。 ”

俨师从 山西绛

州发足
，

行脚到衡

岳
，

若未发心向道
，

扣 己 了道之心
，

则

不可能跋涉山川之

险
。

人人有个大事

因缘
，

以 无明无知

即耽误
一

了也
。

这里

俨师 曰 一切不为
。

笔者要问
，

由绛州

到衡岳是不为吗 �

发心 向道
、

扣 己 了

道是不 为吗 � 若都

氏
。

年十七依潮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
。

唐大

历八年
，

纳戒于衡岳希操律师
。

乃曰
� “
大丈

夫当离法 自净
，

岂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

耶� ”
即渴石头希迁密领玄旨

。

一 日俨师坐次
，

石头睹之问曰
� “
汝在

这里作么�
”
曰

�“
一切不为

。 ”
头曰

�“
惩么即

闲坐也�”
曰

�“
若闲坐即为也

。 ”
头曰

�“
汝道

不为
，

且不为个甚么�
”
曰

�“
千圣亦不识

。 ”

不为
，

那就狼籍不少
。

不为到底是闲坐呢�

亦或为了不为而闲坐�这个就是结角受创
，

解悟鲜明
。

俨师不错
，

才赢得希迁禅师的赞

许
。

后石头垂语曰
�“
言语动用没交涉

。 ”
师

曰
� “
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

。 ”
头曰

�“
我这里

针扎不入
。 ”
师曰

� “
我这里如石上栽花

。 ”
头

然之
。

国

会
，

做了大量的工作
，

取得了圆满成功
。

在

此
，

我向大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
。

我和十

世班禅是好朋友
，

十世班禅在世时
，

每年都

有多次接触和交往
，

彼此有很深的感情
。

今天能和十一世班禅结识
，

也是一种缘分
，

感到很高兴
。

希望扎什伦布寺民管会切实

按照江泽民主席的要求
，

为十一世班禅的

健康成长
，

为把十一世班禅培养成爱国爱

教的宗教领袖
，

认真负责
，

竭尽全力
，

扎扎

实实做好工作
。

国务委员
、

国务院秘书长罗干
，

全国政

协副主席阿沛
·

阿旺晋美及西藏自治区党

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宴会
，

与十一

世班禅和扎寺致谢团共进晚餐
。

晚宴上充

满热烈
、

欢快的气氛
，

大家谈笑风生
，

互祝
“
扎西德勒

”
�吉祥如意 �

。

十一世班禅是在坐床典礼后不久来到

北京的
，

这是第十一世班禅首次进京
。

班禅

抵京后
，

国务委 员
、

国务院秘书长罗干
，

全

国政协副主席
、

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曾

在人民大会堂设便宴
，

对十一世班禅首次

进京拜见中央领导表示欢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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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图︺侧阴回石头希迁禅师真是老婆心切
，

这即是

一般人讲的
“
为人要为彻

” 。

此有两个含

义
�

人乘正法的任运中
，

为人要为彻
�
师家

上人为学人参学禅道
，

亦要为彻
。

当知禅

宗师门道义之可贵
，

就在于此
。

此处希迁

禅师曰
“
言语动用没交涉

”
就展现了为人

要为彻的作略
。

言语动用没交涉
，

这句话

是警诫学人当忍掉凡情凡心
。

即是说
，

凡

夫俗子终 日言语动用
，

与
“
从来共住不知

名
”
的那 一回事

，

是没交涉的
。

惟俨禅师不

仅明白了凡人对那事是没交涉的
，

且进一

步还明白了
“
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

” 。

所以

希迁禅师转一语
“
我这里针扎不入

” 。

针扎

不入亦有两层含义
�

不仅言语动用没交

涉 � 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
。

什么叫没交

涉�希迁禅师形象地道出了
“
针扎不入

”
这

句真实意
。

惟俨禅师却悟入到针扎不入的

下落
。

所以乘势回答他的法和尚一句
�“
我

这里如石上栽花
。 ”
请问学人

， “
针扎不入

”

与
“
石上栽花

”
是同是别� 同在哪里

，

请道

一句
。

别在哪里
，

请道一句
。

如此
，

才可了

结这段师生问答的参究因缘
。

我辈参学人

当于
“
针扎不入

”
再参究 一下

。

到底是什么

东西针扎不入� 又是什么东西保 卫得他针

扎不入�这样的追问
�

能道出 一句话么�旁

通一线
，

烦恼邪见如针
，

非烦恼邪见亦如

针
，

都不可能扎入
“
它

” 。

这样洞察
， “
它

”
是

不受侵袭的
。

知么
，

惟俨禅师明白了
“
针扎

不入
”
的旨意

，

道出一句
� “
我这里如石上

栽花
。 ”
这句话就令人咬嚼

。

难道是心如顽

石吗�着
，

不错
。

达摩祖师不曾说过吗�
“
心

如墙壁
，

方可入道
。 ”
这里的顽石如墙壁也

可
，

那里的墙壁如顽石亦可
。

常识之 见
，

石

上是不能栽花的
。

为什么要在针扎不入的

石上栽花呢�石上栽花到底可能不可能�

常识之 见是不可能的
。

明白自性清净心的

人
，

就如针扎不入的顽石一样
，

这样就可

能在石上栽些花了
。

释迎牟尼佛说法四十

九年
，

就是在石头上栽花
。

以花引诱人天

进入佛法观心法门
，

这就是悟道后说法为

人
。

人们见花要欣赏
，

佛所说的法
，

禅师的

垂语
，

也希望与佛有缘的人能欣赏一下
。

这段针扎不入
、

石上栽花的公案
，

学禅的

佛弟子要盘剥得熟
，

这叫参公案
。

假如以

为这样分析认识是多余的
，

那正合祖师

意
。

如以为可以这样参究
，

那也不至于走

错路途
。

会了要骂笔者这段话
，

不会就不

骂
，

或者骂得更凶
。

听之任之
，

与我何关�

且再说药山禅吧
。

院主报
� “
打钟也

，

请和尚上堂
。 ”
师

曰
� “
汝与我擎钵盂去

。 ”
曰

� “
和尚无手来

多少时�
”
师曰

� “
汝抵是枉披架装

。 ” 日
�

“
某甲只惩么

，

和尚如何�
”
师曰

� “
我无这

个眷属
。 ”

禅宗寺院里参学禅和子来 自五湖四

海
，

都是来亲近寺院里主法和尚
。

惟俨禅

师到遭州药山为住持
，

即为主法的和尚
。

打钟集众于法堂这是院主作的事
。

寺主与

院主有别
。

寺主是一寺之主
，

指住持佛法

的禅师
。

院主即监院师
，

是管一寺财务与

供养全寺僧众的总务
。

对这个无手持钵盂公案
，

情想臆解者

多
。

就表面事相看
，

这是院主与主法禅师

在闹别扭
，

两方的言语都在抬杠子
。

其实

不然
，

院主还是参禅的里手
。

院主为僧众

请法
，

就是请惟俨禅师上法堂说法
。

这段

公案就出现在上法堂前
。

至于上法堂不上

法堂
，

说法不说法
，

却没有下文了
。

正因为

没有下文
，

这段公案就大放异彩了
。

惟俨禅受院主之请
，

答应上法堂
，

偏

叫院主
� “
汝与我擎钵盂去

” 。

擎钵盂是上

斋堂吃饭
，

为什么上法堂要擎钵盂呢� 这

是惟俨禅师给院主安了一道门坎
。

这门坎

就有点难翻
。

两个人都是醒眼子
。

上法堂

不擎钵盂
，

上法堂要带的物件是
�

拄杖
、

拂

子和如意
。

院主沉得住气
，

道出了
“
和尚无

手来多少时�
”
惟俨禅师明明有手

，

怎么说

无手呢� 这个
“
无手

”
之说

，

需要咬嚼一

国



下
。

惟俨禅师答院主
�“
汝只是枉披架装

。 ”

这句话 以俗情来看
，

把院主骂得够 历害

了
。

可院主并不动气
，

他是知道枉披架装

的下落
，

我不能在架装 下失却人身禅道
。

所以院主一点不生气
，

只回答说
� “
某甲只

惩么
。 ” “

某甲
”
即院主自称法名

，

记录的人

不说法名说某甲也是可以的
。

妙在
“
只惩

么
”
这句话

。 “
只惩么

”
犹言

“
我就是这个样

子
。 ”
院主真是忙者不会

，

会者不忙
，

还从

容地问道
� “
和尚如何�

”
惟俨禅师则答道

�

“
我无这个眷属

。 ”
什么叫眷属� 眷属就是

贴亲人
。

惟俨禅师真是定慧等学
�

才道得

出
�“
我无这个眷属

”
之语

。

就俗情而 言
�

眷

属贴亲 自己是好事
。

就佛法禅道 而言
�

就

不是什么好事了
。

我们将这 个持钵孟公案

盘剥得熟
，

自有入道的份 ��
。

道吾
、

云岩二师侍立次
。

惟俨禅师指

案山上枯荣二树问道吾口
� “
枯者是� 荣者

是� ”
吾曰

�“
荣者是

。 ”
师曰

�“
灼然一切处

�

光明灿烂去
。 ”

又问云岩
� “
枯者是� 荣者

是� ”
岩曰

�“
枯者是

。 ”
师曰

�“
灼然 一切处

�

放教枯淡去
。 ”

高沙弥忽至
�

师曰
� “
枯者

是� 荣者是�
”
弥曰

�“
枯者从他枯

�

荣者从

他荣
。 ”
师顾道吾

、

云岩曰
�“
不是

，

不是
。 ”

这个枯荣二树问对公案
，

对当时丛林

禅和子参究自然生态环境是有巨大的影响

的
。

自然景观的悟入能启导禅僧说法的意

境
。

惟俨禅师闲坐山门上
�

宗智与昙昆二

师随侍在侧
。

�此时此
一

二师还未 上道吾山
、

云岩山
。

� 惟俨禅师觉察这两个法徒是有

悟境的
，

趁此闲坐考验 一番
。

对面山 �两

株树一枯一荣
。

荣者枝叶繁茂
�

枯者枝叶

疏落
。

先问宗智曰
� “

枯者是
�

荣者是了 ”
宗

智答道
� “
荣者是

。 ”
惟俨禅师对他的回答

表示认可
�

嘉许说
� “
灼然 一切处

�

光明灿烂

去
。 ”
又问昙晨

，

昙展答
�“
枯者是

。 ”
惟俨禅

师亦认可并嘉许说
� “
灼然 一切处

�

放教枯

淡去
。 ”
惟俨禅师嘉许之词

�

宗智
、

昙展并

无表态
，

默契于心
。

有何言说�
“
灼然

�’

一

词
�

指宗智
、

昙展二师有真知灼见
，

是具眼

之禅和 子了
。

我辈当知
�

荣与枯是相对的两个范

畴
。

相对的都落在两边
，

人们只可能在一边

的境 界里看另一边
，

自己所在之边即能契

合中道
。

因此有
“
边即是中

”
之说

。

若离两

边
，

岂有中道�这是经教里辨中边的辩证明

言
。

但经教里并未对中边加以形象化的描

绘
。

这里惟俨禅师拈提荣枯二树繁茂疏落

的现实境
�

宗智
、

昙展由此悟入
，

深得惟俨

禅师之嘉许
。

这是宗门下辨中边的范例
。

世

��景观
�

荣也好
�

枯也好
，

都在说法
，

盲修瞎

炼者岂能知之
。

自然生态环境如此
，

社会人
�

扛环境
�

我辈能具眼知之乎�参究不离人法

�竟
�

澄想习禅
、

辩 见修观
，

总起来说都是要

明 �那么一回事
。

说来也出奇
，

偏偏来了个

高沙弥
�

惟俨禅师还是要问他一问
。

这个高

沙弥回答得多超脱啊 �
“

枯者从他枯
，

荣者

从他荣
” �

自以为回答得好
。

惟俨禅师却决

不放过这个假惺惺的高沙弥
，

顾宗智
、

昙晨

二师说
�“
不是

，

不是
。 ”
仔细想想

�

恐怕我们

也是高沙弥一流的人物
。

这高沙弥来得却

好
。

惟俨禅师否认高沙弥的回答
，

说
“
不是

，

不是
” �

坚定了宗智
、

昙晨的
“
是

” ，

即
“
枯者

是
” 、 “
荣者是

” 。

我辈当明了
，

若我也是高沙

弥
，

得个
“
不是

，

不是
” ，

应知惭愧才好
。

高沙

弥这样的人
，

是世间上经常见到的所谓清

高之士
，

于实际问题
，

是不负责的
。

我辈依

教习禅
，

参究人生向上一着的大事
，

不能入

高沙弥的行径
。

惟俨禅师久不升堂
�

院主白曰
� “
大众

久思和尚示诲
。 ”
师曰

�“
打钟着

。 ”
众才集

，

师便 「座归方丈
。

院主随后问曰
�“
和尚既

许为大众说法
�

为什么一言不措�
”
师曰

�

“
经有经师

�

论有论师
�

争怪得老僧�
”

笔者讲药山禅
，

着重在指要
。

这则公

案
，

打钟上堂一言不发而下座
，

院主追问
，

又推谣云经有经师
、

论有论师
，

怪不得他不

说法
。

这个院主也就是前番
“
无手持钵盂

”

份一目周圈回

回



�国周圈回公案里的那个院主
。

院主为众请法
，

确实是

一番好意
，

因为惟俨禅师确能作诸方参学

禅和子的宗师
。

说此公案是药山禅的指要
，

指要在哪里� 在于教诫参学人不要忘掉经

论的言教
。

药山禅强调文字般若的启导
，

成

为以后曹洞宗的家风
。

曹洞宗重视从 上祖

师传下的《参同契 》 、 《信心铭 》 、 《宝镜三昧 》

等重要文献
。

这些揭颂式的文字般若
，

可以

与经论言教流光并美
。

这则上堂不说法的

公案是真事不是假设
。

参学的禅和子一定

要追问院主
，

为什么他们听到钟声云集法

堂禅师一言不发就下座呢� 院主将惟俨禅

师说的话
�“
经有经师

，

论有论师
，

争怪得老

僧� ”
透露给诸禅和子

，

参禅学子们也无回

答
，

默契于心而 已
。

这样观察药山禅的上乘

境界
，

才是宗与教无两样的最大指要
。

有人

说曹洞宗不振
，

就是因 为重视渴颂式的 文

字般若
，

这话似是而非
。

当知门庭兴旺的禅

寺是一哄而上
，

真正成就的人极其有限
。

倒

是不兴旺的冷坛破庙
，

反能在寒灰里爆出

豆子
。

无文字般若的启导
�

人们学佛习禅参

禅就会成为随 自意烦恼的 ��� 头禅
，

一 日惟俨禅师坐次
，

有僧问
� “
兀兀的

思量什么�
”
师曰

�“
思量 个不思量的

。 ”
���

�

“
不思量的如何思量了

”
师��

�“
非思量

。 ”

这则禅堂坐禅问对公案
�

颇为精要
。

坐

禅僧都在兀兀地思量吗�着�不错
，

正是要

思量
。

一般人胡说什么坐禅不能思量
，

轻安

入定则不思量
，

汝能作到么� 僧问思量什

么�俨师答思量个不思量的
。

请问
，

不思量

的是个什么�为啥又纳入思量中�能思量这

个不思量的
，

当然也就非思量了
。

非思量是

形容不思量的现量境
。

初习禅的僧众总以

为摒却思量才是禅道
，

这便是初参禅的师

父们走错 了的第
一
步

。

惟俨禅师强调还是

要思量着才是初参的功夫
。

思量你的曾习

境
，

就该打三十棒
，

幻想的思量就该打九十

棒
。

这就迫着你思量个不思量的
。

这个不思

量的却不是在尔心中安放好的
�

它是心境

的主人
，

尔能见着他的面 目吗�所以我们初

参的人还是要思量个不思量的
，

才巴得上

边
。

久久用功
�

自然知道
“
非思量

”
的下落

。

笔 者咬文嚼字
�

说了一罗嗦
，

自领三十棒
，

才酬答得了惟俨禅师的法乳之恩
。

一 日
，

僧问惟俨禅师曰
� “
学人拟归乡

时如何�
”
师曰

�“
汝父母遍身红烂卧在荆棘

林中
，

汝归何所�
”
僧曰

� “
惩么即不归去

也
。 ”
师曰

�“
汝却须归去

，

汝如归 乡
，

我示汝

个休粮方
。 ”
僧曰

�“
便请

。 ”
师曰

�“
二时上堂

不得咬破 一粒米
。 ”

这 里这 个参禅僧却在禅堂里磨练出
“
归 乡

”
的本领

。

他说的归 乡并不是事实上

归他的故 乡
。

这一请问非同凡响
，

惟俨这位

禅门宗师是知道归 乡的消息的
，

所以向他

透露
“
汝父母遍 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

，

汝归

何所�
”
习禅的 人很少有人能知道 自己业行

污染累及法身里的
“
父母

”
遍身红烂的

。

犹

言自性清净法身
�

因业行烦恼而病倒了
。

遍

身红烂即病相
，

荆棘林意谓烦恼如荆棘丛

林
。

如此归 乡情境
�

参禅僧 又如何归 乡呢�

这就 引起惟俨禅师为这僧 为彻的 手段来

了
。

惟俨禅师「」� “
汝却须归 去

�

汝如归 乡
，

我示汝个休粮 方
”
就

·

般 人事来说
�

哪有

不吃饭的人 示他休粮 方就是叫他不吃饭
，

实则是要叫不吃饭的那个人归 乡
。

休粮方

倒底是啥了就是放弃吃饭
�

还是早晚上斋堂

吃饭
�

但不得咬破 一粒米
。

若要吃饭
，

粒粒

米都要咬破
，

又说不得咬破
。

这个结角罗纹

致使参禅僧迷倒之至
，

甚难醒悟
。

只有请问

归乡的这位禅僧才能作到既吃饭又不咬破

一粒米
。

笔者写到此处
，

用教下的观法来通

它
�

却也很难通得下去
。

这则公案成了以后

曹洞宗的案臼
。

但是这位参禅僧却不仅得

到了休粮方
�

而 且得到大休息处
，

哪里会出

现法身红烂等事呢�
“
吃饭不咬破 一粒米

” ，

我们就来咬嚼一下这句话
。

非量之语却是

现量境
。

容后不得说
“
穿衣未曾挂着一缕

丝
” �

更不得做
一

�那件事说没有作
。

我们一

口



定要打破案臼
，

才不辜负惟俨禅师之慈悲

也
。

一 日
，

惟俨禅师问一僧曰
� “
甚处来�

”

僧曰
�“
湖南来

。 ”
师曰

�“
洞庭湖水满也未�

”

曰
� “
未

。 ”
师曰

� “
许多时雨水

，

为什么未

满�
”
僧无语

。

这则公案甚是有名
。

这初参僧参礼惟

俨禅师
，

师问从甚处来
，

这僧老实答话说从

湖南来
。

湖南有洞庭湖
，

因此俨师又问这僧
“
洞庭湖水满也未

” ，

这僧还是老实回答说

未满
。

惟俨禅师紧接着又间
“
许多时雨水

，

为什么未满
” �这老实的初参僧当然无语可

对了
。

我们且将这初参僧放过一边
。

请问
“
洞庭湖水满也未

” ，

拟喻的是什么�什么又

是
“
许多时雨水

，

为什么未满�
”
俨师设置这

两问是勘验药山会下诸习禅僧
。

当时堆俨

师座下具眼禅僧是有的
。

其中有人答
“
洞庭

湖水满也未
” ，

只答一个
“
满

”
字

，

有人又答

道
“
湛湛的

” 。

对
“
许多时雨水

，

为什么未

满
” �有人答道

�“
有眼不见

，

充耳难闻
。 ”
这

三个答话的参禅僧
，

恕笔者不提他们的法

名
，

也勿须提
。

他们的答语道出他们的体

会
。

我们现在体会这三个答语
，

要做到莫逆

于心
，

这样才不辜负惟俨禅师设此两问的

究竟旨意
。

以上三则问对公案
，

说透了参禅的基

本功
。

药山禅指要
，

就是一揽子的公案评

讲
。

以下再看朗州刺史李翱参药山禅的几

则公案
，

进一步认识惟俨禅师的禅道宗

风
。

朗州刺史李翱向师玄化屡请不起
，

乃

躬入山渴之
。

师执经卷不顾
。

侍者白曰
�“
太

守在此
。 ”

翱性蝙急乃言曰
� “
见面不如闻

名
。 ”
师呼太守

，

翱应诺
。

师曰
� “
何得贵耳贱

目�
”
翱拱手谢之

。

问曰
� “
如何是道�”

师以

手指上下曰
�“
会么�

”
翱曰

�“
不会

。 ”
师曰

�

“
云在天

，

水在瓶
。 ”
翱乃欣惬作礼而述一渴

曰
�“
练得身形似鹤形

，

千株松下两函经
，

我

来问道无余说
，

云在青天水在瓶
。 ”

李翱字习之
，

中唐古文运动之文学大

师
，

韩愈退之先生之门人
，

所著《复性书 》为

中唐哲学思想之要著
。

此刻翱为朗州刺史
，

向往澄州药山惟俨禅师
，

以刺史之尊贵
，

屡

请不起
。

这就迫得这位刺史大人不得不亲

往药山参礼一番了
。

翱亲 自入山进渴惟俨

禅师
，

师手执经卷不予理睬
，

侍者通报
� “
太

守到了
。 ”
李翱则性情蝙急地说

�“
见面不如

闻名
” ，

拂袖便出
。

当知求实者相信
“
闻名不

如见面
”
之说

，

不以耳代目
。

世间好名之徒

则往往名不符实
。

李翱是个求实的学者
，

他

见到惟俨禅师偏偏受不了一点小折腾
，

因

此道 出一句讥讽之词
，

说
“
见面不如闻

名
” 。

惟俨禅师禅道的修持是到了高层次境

界
，

只轻轻一句道
� “
太守何得贵耳贱目�

”

对这句话不要看轻了
，

却有千钧棒的威

力
。

太守此时盛气稍杀
，

不得不转一语
，

表

明他是来问道的
。

惟俨禅师不以言句引入
，

因为言句又要引起一罗嗦的葛藤
。

手指能

示教
，

比言辞还快利
，

非有信心善根者
，

不

可能随指意而悟入也
。

李翱领旨
，

但不甚明

朗
，

惟俨禅师即简言曰
�“
云在天

，

水在瓶
。 ”

太守李翱豁然会悟了道是什么
，

他心中却

是喜孜孜的
，

故以
“
欣惬

”
一词描绘之

。

情不

自禁
，
口吟四句揭

，

了此一桩参师入道因缘

也
。

“
练得身形似鹤形

”
这一句描绘了惟俨

禅师清灌瘦硬的人中鹤形象
。 “
千株松下两

函经
” ，

正是这两函经帮助惟俨禅师练得身

形似鹤形
。

两函是什么经
，

就勿庸考证了
。

这是惟俨禅师住在松林茅棚里的景况
。

茅

棚上开天窗
，

可见见天
。

案上净瓶装水
，

滋

养插瓶之花
，

无花也可蓄水于瓶
。 “
云在青

天
” ，

这样的景象引人遐思
。

云现青天
，

舒卷

自在
，

这是人们都能体会得到的
。

青天无

云
，

万里晴空
，

还要想那云吗�这样分说也

是废话
。

云在青天与青天无云
，

还是盼切当

人 自知
。

不要把笔者的话质以为实
，

那就好

了
。

再说
“
水在瓶

” ，

这三个字却成了硬骨

�一国周圈回

困



份圆周侧回头
，

需要咬嚼一番
。

水在瓶滋养插瓶之花
，

这是常识之见
，

不要管它了
。

笔者咬嚼
“
水

在瓶
”
这三个字

，

认为有三层含义
。

即
�

心源

之水在瓶
�法源之水也在瓶

�
禅源之水还是

在瓶
。

水不可能离瓶而独在
，

纵然打破瓶

子
，

还是在瓶
。

这瓶就是指人们五蕴色身的
“
色壳子

” 。

惟俨禅师并没有打破瓶子
，

故说
“
水在瓶

” ，

这李翱太守也不可能打破瓶子
，

但领会到了水在瓶的旨意
。

这样咬嚼似的

分说
，

是为了使学人把公案盘剥得熟
。

真是

体会到了
，

笔者的话都成废话
，

罪过
，

罪

过
。

翱又问
�“
如何是戒定慧�

”
师曰

�“
贫道

这里无此闲家具
。 ”
翱莫测玄旨

，

师曰
� “
太

守欲得保任此事
，

直须向高高山顶立
，

深深

海底行
。

闺阁中物
，

舍不得便为渗漏
。 ”

这里
“
翱又问

”
说明李翱在药山惟俨禅

师处盘桓了几 日
。

翱又问
，

问的是什么呢�

问
“
如何是戒定慧

” 。

要回答这个问题
，

法

师
、

经师
、

论师们不知要说多少什么是戒什

么是定什么是慧
，

那可就麻烦了
。

药山禅师

此时并不说戒相定相慧相之理趣
，

只答道
“
老僧这里无此闲家具

” 。

这戒定慧倒真的

是法王家的家具
。

没有这套家具怎么建立

如来法教呢�家具的作用大
，

功德更大
。

人

本位的佛教
，

教化天人
、

阿修罗的佛教就是

要有这套家具才行
。

至于教化利根上士
，

家

具却成了负担
。

这李翱也算得利根的人
，

惟

俨禅师不用戒定慧指教他
，

戒定慧就成了

药山会里的闲家具了
。

对此良深用意
，

李翱
“
莫测玄旨

” 。

药山禅师为人为彻
，

不惜再往

下说
，
曰

“
太守欲得保任此事

，

直须向高高

山顶立
，

深深海底行
，

闺阁中物舍不得便成

渗漏
” 。 “
保任

”
一词认可了李翱会得向道是

扣 己而参的本份事
。 “
云在天

，

水在瓶
”
就是

本份事
。

若要弄清
“
闲家具

”
反增添一些麻

烦
。

学的时间拉长了
，

如数他人宝
，

有碍本

份事的参究
。

惟俨禅师勉励李翱
，

叫他
“
高

高山顶立
，

深深海底行
。 ”
我们要问

，

为什么

人有此气概
，

有此作略�这高山深海比喻是

什么�参学人要找到着落才是
。

笔者是还没

有找到着落的
，

不敢乱说
，

恐累及诸善上

人
。

惟俨禅师对李翱这段开示的末了一句

说
�“
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

” 。

俨师这句

话预见似地概括了他在圆寂后兴起的曹洞

宗的家风
。

洞山禅师有
“
三渗漏

”
之说

，

即因

缘于此
。 “
渗漏

”
一辞须得恒常时咬嚼

。

咬嚼

什么呢� 咬嚼你所悟所知的意象境界即意

境是也
。

什么又是闺阁中物呢�黄花闺女不

出闺门
，

她所宝爱的是她想象中的情郎
。

当

然钗训脂粉
，

也是她所宝爱的
。

我辈习禅之

人
，

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丈夫
，

山顶也不能

立
，

海底也不能行
，

却有点象小家子的闺门

女儿
。

若人们不承认这点
，

也蹦不出这个闺

「�
。

情想代替参禅习禅久矣
，

所以惟俨禅师

说
“
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漏

” 。

有些狂禅

竟以顽空说禅
，

有什么闺阁中物呢�以空说

空
，

处处否定
，

这正是他们的闺阁中物
，

狂

禅们其知之乎 � 其下场当然是
“
具成渗

漏
” 。

药山禅的指要就在杜绝渗漏
，

这是家

风
，

寸步不得宽让
。

曹洞宗能与临济禅并驾

一马
，

驰骋禅道
，

就靠这杜绝渗漏的功夫
。

不尔
，

临济宗就迫锣得它如船子德诚大师

所言
� “
藏身处莫踪迹

，

莫踪迹处藏身
。 ”
正

是杜绝了渗漏
，

才保住了曹洞宗的大驾
。

待

笔者论述曹洞宗时再发挥杜绝渗漏的旨

要
。

惟俨禅师一夜登 山经行
，

忽云开见

月
。

师大啸 一声
，

应澄阳东九十里许
。

居民

明晨迭相推间
，

直至药山
。

徒众曰
�“
昨夜和

尚山顶大啸
。 ”
李翱太守赠诗曰

� “
选得幽居

惬野情
，

终年无送亦无迎
，

有时直上孤峰

顶
，

月下披云啸一声
。 ”

惟俨禅师山顶大啸
，

惹得太守有诗相

赠
，

由此可见
，

确有此大啸之事了
。

禅师大

啸有何因缘�虎啸生风
，

这是人们鉴赏得到

的
。

虎善啸
，

猛兽多矣
，

善啸仅狮虎
，

然狮吼

又不及虎啸
。

老虎闲适之时
，

往往走出洞

回



良价禅师 �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
，

其法嗣

则为夹山善会禅师
。

惟俨禅师这些法子法

孙就是以后曹洞宗共所依止的宗师
。

待笔

者编写
“
曹洞宗纲要

”
时

，

再详为介绍诸师

的禅行与宗风
。

本文所选公案
，

依《景德传灯录 》及《五

灯会元 》 。

这两部书记录字句略有差异
，

详

略亦殊
，

请阅者自行参校
。

又
，

笔者写此《药

山禅指要 》 并未用明代风行一时的 《指月

录 》 。

�弟子赵嗣崇记录整理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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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老挝

本刊讯 应老挝佛教协会会长维

吉大长老的邀请
，
以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

长兼秘书长刀述仁为 团长的 中国佛教

代表团一行六人于 ����年 ��月 �� 日

至 �� 日对老挝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友好

访问
。

代表团在老挝访问期间
，

正式拜访

了老挝佛教协会及老挝郎勃拉邦佛教

协会
，

并在老挝佛协的周密安排下
，

访

问了近二十所佛教寺院及三所佛教中

学
，

与老挝各地佛教界进行 了广泛的接

触和友好交流
，

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老挝

佛教界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
。

老挝建国阵线主席梅苏
·

赛宋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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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虎吻两侧发出啸声
，

由小到大
，

由细

而宏
，

由促而长
。

啸声作时
，

寒风起于林

泉
，

山野为之震动
，

此虎大王之雄风也
。

自

然界尚有海啸
，

却是雄伟奇观
。

海啸出现

在海水平静时
，

啸声弥满宇宙空间 �海啸若

出现在涨潮之时
，

虽海潮汹涌澎湃
，

锉搭之

声亦不能掩
，

壮哉伟软 �两晋名士在登高

游观之时
，

往往发出呼啸之声
，

成为闲适生

活之一乐趣
。

舒出一腔愤慈之气
，

展现深

远无遮之意志
，

沟可乐也�

惟俨禅师山顶大啸
，

可想见其啸声宏

大而悠长
，

风送啸声竟可达数十里
。

这证

明他的禅道是与 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
。

太

守李翱会得此意
，

有诗相赠
， “
选得幽居惬

野情
” ，

这正是俨师 日常生活的描绘
。

这个

野字就是原野
。

大地尽头
，

天涯海角
，

都可

见原野
。

苍茫无际旷远之处称野
。

这野情

可不是凡俗之情
，

亦非一般习禅之人所能

想象
。 “
终年无送亦无迎

” ，

表面看是迎送

来参的客人
。

若用功的禅和子随内门转
，

初念接触到的就是平心静气
，

这哪里有迎

送之迹呢�终年即年年之意
。 “
有时直上孤

峰顶
” ，

好似说长啸要寻找一个人们不愿意

爬上的顶峰
。 “
月下披云啸一声

” ，

当知顶

峰观月真是
“
月到天心诸品静

” 。

何曰披

云�这所披之云即遮嶂月光的乌云
。

把乌

云披开
，

清光更显
。

星月之清光子夜朗然
，

当人自知之事也
。

俨师此时大啸正是人法

境的和谐统一
。

就这四句诗来看
，

这太守

李翱是药山会下有所得的高人了
。

唐太和八年二月
，

惟俨禅师临顺世
，

叫

云
� “
法堂倒

，

法堂倒
。 ”
众皆持柱撑之

。

师

举手云
�“
汝不会我意

” ，

乃告寂
。

寿八十有

四
，

腊六十
。

入室弟子冲虚建塔于院东隅
。

救溢弘道大师
，

塔曰化城
。

惟俨禅师得法上首弟子有
�

潭州道吾

山宗智禅师
，

其法嗣为石霜山庆诸禅师
�
潭

州云岩山昙展禅师
，

其法嗣则为瑞州洞山

李
�

和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乌

回

软
·

卡提亚还分别会见 了代表团
，

并对

代表 团访问老挝给予 了高度评价
。

老

挝主要报纸 和 电视 台对 中国佛教代表

团在老挝的活动情况进行 了报导
。

老挝佛教界认为
，

中国佛教代表团

此次访问老挝
，

使 因客观原因而 中断多

年的两 国佛教界的友好联系得以恢复
，

为今后 两 国佛教友好合作的发展莫定

了基础
，

并希望两国佛教界常来常往
，

为进一 步增进两 国人 民的相互 了解与

气一丝奎竺竺少产竺尸
�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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